論豫劇《田姐與莊周》劇情設計與表演特質
王祥穎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國光豫劇團於2004年製作、搬演新編豫劇《田姐與莊周》，頗受好評，其故事架構源於馮夢龍《警世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短篇小說。此一故事題材自宋代後，引發劇作家們高度興趣，紛紛以不同創意詮釋此劇，直至二十一世紀後仍搬演不墜。台灣豫劇團之豫劇劇本最初移植自川劇，由四川編劇家徐棻與胡成德一起合作完成，初稿在1986年寫定，至二十一世紀初，川劇團隊在國光豫劇團邀請下，合作編製出具有川劇、豫劇風味的新編豫劇。本劇情節仍保有馮夢龍小說所塑造的「搧墳」、「撕扇」、「試妻」、「說親」、「劈棺」等主要情節結構，然而，由於細節處的提煉，讓此劇轉折有別於他劇，更細膩地刻畫出莊周與田氏二人的心路歷程，包括田氏情感糾結的衝突，以及莊周為滿足內心慾望的掙扎面向，都在此一試妻過程中呈顯出來。故本文從編劇角度與舞台設計觀察此劇，認為此一戲劇特別透過對比與辯證的方式，娓娓道出人心的幽微特質，故使此劇獨具創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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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代娛樂資訊發達，戲劇呈現方式也隨著影視媒體放映技術的進步而日新月異，相對的，作為一種戲劇觀看的方式_劇場表演藝術，也隨著時間的挪移而有所調整，尤其是戲曲表演藝術，進入現代後仍有它存在的特殊魅力，包括表演的真實性與立體性，絕非是其他影視媒體所能望其項背的。
在整體表演上，劇場是由演員即時透過現場表演傳達至觀眾面前，並且由於即時性的臨場感，使得演員在每一次表演時，因伴隨個人因素如情緒等影響而有所不同，達成一種永遠無法重現的特殊性，這是在視聽娛樂方面有別於其他影視媒體之處。此外，由於直接面對觀眾演出，也令台下觀賞者升起一種交流互動的感受，包括縱向、橫向間的氣氛的流動，例如，觀眾笑聲、掌聲，甚至是噓聲，都會影響到正在舞台表演的演員，而台下觀賞的群眾相互之間，也因處於同一時空，而被現場氣氛所感染。
由於傳達互動的立即性，讓觀眾感受到心情受舞臺演員所牽動，因此，舞台上的演出，會比影、視媒體發展出較強且主動的心靈活動空間，再加上戲劇演出伴隨音樂、舞蹈、道具、舞台設計等部分，在虛、實交錯下，更能激發觀眾進入一種想像的畫面
。此外，不像影視媒體是由導演掌鏡來設定觀眾所要看的東西，舞台場景靈活度高，觀眾能自由且主動攫取喜愛的焦點，同時又能兼顧相互間的關聯性。這種直接、立體的特性，也會讓戲曲劇本在創作上保有更大的創作空間，聯合舞台場景來佈局敘事。
    正因如此，日新月異的現代舞台劇特性，牽涉戲曲編劇的手法與走向。古典戲曲以演員為主的說故事方法，著重在主要演員的唱唸做舞，因此演員精湛表現就是戲劇演出的高潮，此時故事情節的佈置已非重點，甚至亦因以演員為本位，有些故事情節對觀眾而言，早已耳熟能詳，觀眾進入劇場看戲的重點，主要是要看某位演員的精采呈現。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作家劇場觀念的導入，所著重的不再只是個人秀的呈現，而是藉由劇情氛圍的設計，帶領觀眾一步步觸發情感。因此，古典戲曲原先特表教忠教孝的情節內容，也隨時代逐一修正，倒不是這些劇情都不適用，而是破除原先是非、對錯等二元相對的觀點，現代劇作家均從細節處翻新，以為這種僅以二元方式處理事件的編劇方式，絕對無法滿足現今思考多元且複雜的觀眾心裡。進入到二十世紀80年代後，劇場本位逐漸從演員轉移到劇作家本位，他們開始剖析老故事、老題材，檢視一些人物性格的細微與複雜處，作為編劇的細節，透過原先故事，再次細嚼人性，提煉人生。因此，當劇本呈現在舞台上，除了透過演員精湛的表演外，更經由現代舞台技術的處理應用，深刻帶給觀眾反饋的能量。

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乃以「莊周與妻田氏」的相關主題戲劇，也是從這樣的觸角延伸出劇作家與導演的用心。本故事的主角莊子，乃為先秦時期道家思想的代表者，但受宗教文化洗禮以及民間附會傳說後，顛覆莊子原本性格，使之成為具「先秦思想家」、「宗教化、神格化」、「民間傳說」化等三位一體的傳奇特質，讓此故事流行於明代俗文學中，產生出獨特性。由於先秦《莊子》創生出許多寓言故事與虛幻境界，戲曲創作也隨之跟進。因此，本研究之莊周故事並非無中生有，大致根據《莊子‧至樂》篇中莊子對亡逝妻「鼓盆而歌」傳說，以及《莊子‧齊物論》莊周夢蝴蝶等兩個原型故事合併後，再做改動。具目前存本來看，早在宋元戲文流行之時，已經有《蝴蝶夢》的故事，一直到明清傳奇，大致有十一種劇作呈現這樣的題材
，而作品大致以「傳道度人以展現宗教情操」，或是「試妻過程完成修悟的命題」等兩類模式進行。不過，自從馮夢龍《警世通言》之〈莊子休鼓盆成大道〉這一則短篇小說出現後，故事就呈現了幾個主要情節，包括:莊周前世今生、田氏撕扇抗辯、莊周試妻了結夫妻情緣等，小說中由於因應馮氏的教化觀，故將莊妻田氏設定成一個不守婦道、言行不一的婦人，但以現今的角度來看，田氏在整個故事的性格與作為，其實還有許多討論的空間，這亦是後續許多編劇家所側重的部分，並紛紛試圖改寫。
因此，至明清後，仍有許多劇作家對這一類主題有興趣，例如崑曲《蝴蝶夢》、《新蝴蝶夢》和京劇《大劈棺》等，都是編寫此一題材。又，現代舞台劇編劇家如:奚淞、魏子雲、張曉風、吳兆芬、高行健等人，也都編有類似劇本創作
。本研究則是藉由地方戲之豫劇《田姐與莊周》作為本次研究對象，這一個劇本最初是移植川劇而來，是四川編劇家徐棻與胡成德一起合作完成的。初稿於1986年寫定，爾後歷經多次修改。本劇仍保有「搧墳」、「撕扇」、「試妻」、「說親」、「劈棺」等情節，但卻有別於其他劇，它細膩刻畫出莊周與田氏間二人的心路轉折，亦包括田氏情感糾結的衝突，以及莊周為滿足內心慾望的掙扎面向，都在試妻過程中一一呈顯出來。此劇在2004年時，受邀至台灣與國光豫劇團一起合作，再度編製出具有川劇、豫劇風味的劇場特質，既保有原本川劇變臉、吐火等戲劇內容，又加入豫劇獨特的音樂編腔，以及融合現代舞群翩翩舞蹈的編制效果，讓這一齣充滿人性慾望掙扎不已的劇情，通過劇場表演，更具有濃厚的指涉意義。故本文從這一個角度來看，從劇本中透過對比與辯證的方式，來解析這齣戲劇獨特的創生意義。
二、馮夢龍短篇小說所呈現的教化特質
    收綠於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就是這一個題材於明中葉後寫定的底本。此莊周故事，仍以莊周為主軸，沿用原來幻化蝴蝶、修道成仙、鼓盆而歌的故事典故連串在劇情當中，大致上以莊周前世今生、田氏撕扇抗辯、試妻了結夫妻情緣等三部份依序呈現在小說內容之中。
    馮夢龍已經在最初設定此一故事具有警惕作用，整篇所呈現的主題，亦收束在小說前言所言:
如今說這莊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賢愚，參破真假。從第一著迷處，把這念頭放淡下來。漸漸六根清淨，道念滋生，自有受用。(《警世通言.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所謂「參破真假」，也不過是藉由故事中「守節」的價值觀，來強化婦女「從一而終」的重要價值，故設定這一個劇情，讓田氏接受這一連串夫妻情緣的試煉。
小說一開始先從田氏的身分及其容貌談起，先講她的來歷，她乃為田齊族中之女，之所以嫁與莊周，乃因莊游於齊國時，田宗重其人品，故將女妻之。後又論她的姿容。小說說她是莊周的第三任妻子(前一任得疾祅亡，第二任有過被出)，比前二妻更有姿色，肌膚若冰雪，綽約似神仙。總而言之她出生高貴且年輕貌美。
進而故事中提到田氏性格，就從莊周為新婦扇墳事，在回家後慨然告訴田氏過程開始。初始，田氏聽聞莊生的嘆怨後，以「忽發忿然之色」描寫出她憤慨的情緒，認為「千不賢，萬不賢」、「如此薄情之婦，世間少有」。但再聽莊生說道天下婦人皆如此，若死後填是必然如扇墳新婦般的作為，田氏立即的動作反應:「向莊生面上一啐」，並前後以言語來回交鋒三次，以「你何得輕出此語，將天下婦道家看做一例」、「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這樣沒廉恥的事，莫說三年五載，就是一世也成不得。夢兒裡也還有三分志氣」、「我們婦道人家，ㄧ鞍一馬，倒是站得腳頭定的。怎麼把話與他人說，惹後世恥笑。你如今又不死，直恁枉殺了人」，激烈表明其堅定的心志，最後，並奪過莊生手上的紈扇，撕個粉碎，表其立場。只見莊周冷冷說道「不必發怒，只願如此爭氣就好。」
    小說情節發展至此，文字上雖無直言莊周欲假死試妻，但其後所述之事實已執行「試驗」過程。此時莊生喬裝病重，田氏不但隨侍在側，還在他臨終前表明「從一而終，誓無二志」的堅決心志，直至莊周撒手人間。因此，莊周試妻的動機薄弱，起因只因田氏對於自我堅貞之情表述得過於「鐵齒」，故莊周的詐死實際是為了考驗田氏是否「爭氣」。

    只不過，田氏語言堅定，心卻有旁騖。服喪第七天，田氏見了楚國王孫時，以「一見楚王孫人才標誌，就動了憐愛之心，只恨無由廝進」描述她的心態，到了後段，話本不斷以「婆娘」來稱呼田氏，帶有著貶低意味，常用來稱呼不知羞恥、淫賤的女人。由此可知作者馮夢龍早設定田氏接下來的作為將違反婦道性格，如主動勾引男子、對前夫出言不敬等，例如寫道:

老蒼頭去後，婆娘懸懸而望。孝堂邊張了換十遍，恨不能一條細繩縛了那俏後生俊腳扯將入來，摟做一處。
這段誇張的描寫讓讀者對田氏產生反感，認為田氏只是一個背棄丈夫投入其他男人懷抱的蕩婦，故，小說中多方行動，立即讓田氏成為一個表裡不一的形象。
    只見她在楚王孫表明欲留下瞻仰莊生大作之時，立即安頓他在左邊廂房住下，往後並以哭靈為由藉機攀談，描述她「日漸情熟，眉來眼去，情不能已。楚王孫只有五分，那田氏倒有十分。」且為加快腳步，田氏還安排楚王孫的僕人老蒼頭進房賞美酒，並間接問述楚王孫的心意，待老蒼頭從中說媒，來回數次詳問結果，為了成婚，甚至妥貼回覆了王孫質疑的三件事，於是順理成章的完婚。
    然而，成婚當日，正交拜攜手進洞房時，忽又見楚王孫頭痛不已，口吐白沫，奄奄欲絕。聽到蒼頭言其一往以腦髓服用時，田氏「主動」建議要剖棺摘取莊周腦髓。然而，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從「說親成婚」到「剖棺取腦」，均見識到田氏雖為女流，然作風大膽、企而不捨的性格作為，只可惜她就是一介女流，不可以擁有如此的權力作為。
    小說中的試妻過程，最後在「剖棺」後畫下句點。在田氏見到莊生自棺木中挺身坐出後，嚇得腿軟筋麻。但後來舉動卻以「指望煨熱老公，重做夫妻，緊捱著酒壺，撒嬌撒癡，甜言美語」來哄莊生，莊生冷言以四句詩點破她的一切作為，更甚指出楚王孫等主僕具是幻象乃為莊生分身時，只見原先脣齒伶俐的田氏完全無辯白，也不爭取自己的權益，只以「精神恍惚，自覺無言，解腰間繡帶，懸樑自縊」收尾，和原先所塑造的大膽、直接頗有違背。

    然而，莊生在小說中所呈現的，除了試妻的動機薄弱外，性格亦是陰狠，完全枉顧夫妻情誼。前頭描寫田氏姿色時，還說莊生「雖不是好色之徒，卻也十分相敬，真是個如魚似水。」然而見田氏在自己的設計之下，口是心非動了真情後，卻當面見她懸樑自縊，無半點憐香惜玉、疼惜夫妻姻緣的情誼，只見他之後將田氏解將下來，放置棺木，並以瓦盆為樂器，倚棺作歌之:

大塊無心兮，生與我伊。我非伊夫兮，伊非我妻。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終兮，有合有離，人之無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見兮，不死何為！伊生兮揀擇去取，伊死兮還返空虛。伊弔我兮，贈我以巨斧；我弔伊兮，慰伊以歌詞。斧聲起兮我復活，歌聲發兮伊可知！噫嘻，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誰！
似乎這是莊周已能想得到姻緣將近、無所依戀的結果。故事終以草堂焚屋、周遊四方、成仙得道後收場。整體故事讀來，總有些遺憾與不可置信。
    我們在仔細閱讀，小說不合理處時時所見。以性格而言，見田氏原是那麼據理力爭，類似潑婦之性格，在莊生拆開她的所作所為後，居然在一句話都無辯白之下，竟選擇上吊自盡。然而，原先堂而皇之的作為，竟在碰見楚王孫後，馬上改變了她的性格與行動。使田氏在小說中的性格及其行為缺乏一制性，讀來不具說服力。並且，在教化觀點的促使下，田氏成為不守婦道、表裡不一的淫蕩婦人，她的死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結果，然而莊周也在妻子選擇自縊的當下，頓悟人情、清新自在、立地成仙。仔細閱讀故事內容，有許多不合理處，這種原因出在人物性格刻畫與後續事件處理上過於牽強，完全枉顧人情，致使故事內容不具說服力。這也使得如張曉風、陳西汀等編劇家均從性格調整了敘事內容。
二.新編川劇以事件鋪陳合理性格，作為劇作設計的前提    
    陳亞先在《戲曲編劇淺談.戲曲題材》提到：「從書縫裡找文章
」，這是一個有趣的方式，當閱讀某些故事中，「在無字處讀出自己的心得來，多問幾個為什麼」，透過這樣的練習也能以「舊瓶換新酒」的方式，創造出自己的故事。我們由大陸劇作家徐棻、胡成德所編寫的川劇《田氏與莊周》，是一個好的例證。

    進年來，各地的地方戲曲為其改編的亦不少，但仍試圖尋求「放棄封建禮教」的作為另覓出路。有的以莊子夢見「扇墳新婦」頓悟真情，藉由「變身」說服妻子另尋他人追求真愛，有的編劇則讓「莊子試妻」的歷程，便成一場夢境，主題成為莊子了悟人生的過程。當然，地方劇為田氏「翻案」的亦不少，湖南地方劇〈田氏謀夫〉把田氏描寫成一個狠毒的女人，越劇的《蝴蝶夢》醒悟的田氏離開了莊周。河南梆子中的田氏則以看破紅塵，幻化成蝶收場。出發立場都從田氏的角度，以一種同情、平等的眼光看待。當然這些劇本角度，都能給予戲劇多樣的風格與反饋。
    新編戲對於人物性格處理有其深入處。編劇對於人物性格處理上，有其深入妥貼之處，讓人物性格發展獲得合理的認同。編劇在故事當中，尋找出口，特別是以「女性」的觀點解讀「田氏」的心情(編劇家有兩位，其中一位為女性劇作家徐棻)。在不更動原來的劇情之下，她讓「田氏」有了新的生命，更貼近我們的生活。
    在《田姐與莊周》的副標題，已以「一個大男子和一個小婦人無所稽考的荒唐故事」為主軸，述說此一故事雖以莊周、田氏作為主角，但也可說他只是個「代言者」，任何人都可以是這個大男子與小婦人，探論的核心主題已經不是為欲求仙道看破人生，或是表裡不一不守婦道而做戲，「田姐與莊周」那樣的設定只是一個背景，編劇者運用原著角色作為，探求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為劇中人的發聲。就好比徐棻所言:「這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卻反映了真實可信的人生!」
隨著這樣的理念發展，性格設定也不似原先劇作當中雙方對立的基調，相對的，是一種老夫少妻互敬互愛的情摯身繫於其中，且看田氏剛剛上場所唱:

夫修道、妻捧茶，清靜無為，淡泊人家。謹守綱常順人事，不問風雨度生涯。無喜無愁無奢想，閑來倚門數寒鴉。
然而他們一種相處對話的模式也隱約透露兩人對事情觀點的殊異。
    表現人物的性格，不僅只在莊周搧墳後與妻表露心聲，而是擴展在個個情結的細節安排之中。戲劇情節可以以莊周假死試妻來做中心。在莊周決定試妻前，偶發事件的安排足已蓄積莊周想要試妻的動機。所謂的「蓄勢」，極為蓄積力量，讓最後的衝突爆發顯得更強烈有震撼力。它導引觀眾激起「試妻」的可看性。

劇作家巧妙的不刻意彰顯這些人物的性格。它讓人物自然在事件當中反映，蓄積一種情緒的能量。例如田氏，原先在楚王孫未來之前，她的心也如止水，平靜自適的過生活。
本次豫劇的情節安排是這樣的。通過莊周修煉→妻子摘花簪髮、端茶→簪花受莊周責難並囑咐申時才會客→楚王孫、僮僕來到→醜姑邀廟會→僮僕要田氏帶廟會→田氏怕客人打擾莊周修行應允齊趕廟會→更衣後王孫為其簪花→莊生修練避不見妻子欲至郊外走動，遇新婦搧墳，幫助搧墳好改嫁→廟會一遊二人產生情愫→王孫自知不妥急欲躲避→王孫邀約莊周為官受阻，留扇給田氏→田氏恍惚如夢，久久不能自己→莊周講述助搧改嫁之事，田氏心虛，莊生不解妻子何來恍惚緊張→田氏發誓堅守婦道時昏厥，莊子服入房中發現田氏紅杏簪花，又不小心拾起妻子掉落的楚王孫「巫山神女會楚襄」摺扇引起種種猜疑妒忌之心，決定試妻。
    試看試妻之前所引發的情節，都極為瑣碎平凡，但卻在累積彼此情緒之後，激起浪花。編劇家不僅讓看似平常的事，變成戲劇的推力，最大之因，善於從情節鋪陳當中，細膩規劃細節，將人物具體的行為描述出來。這裡看似和小說殊異的情節，包括簪花、王孫來訪、共赴廟會等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其中通過事件，作為戲曲這樣的表演藝術，很能在唱曲中，得出腳色一定的「自白」效果。因此，事件的對比性，凸顯性格間的差異；並藉由腳色唱曲與賓白的設計，在自我辯證中，得出新的詮釋，這是此戲之所以成為經典傑作之因。
三、藉由對比與辯證的設計，達成情節的節奏性
    編劇者對於事件，均具有一體兩面特質，而從中調節出角色的性格與行動。
(一)兩次簪花事件
一個不經意採花、簪花的舉動，卻突顯莊周、王孫兩人的性格差異。當幫腔唱出「隔牆紅杏入庭院，波動心絃一枝花」後，眼見田氏將花簪上，莫名歡欣。但在端茶給莊周，卻因簪花而被莊周以「損天然之美而求裝飾之美，非老莊之道」將花重新歸入枝頭。然而，當田氏要與王孫、僮僕逛廟會而換裝之餘，王孫卻以「增添風采，不枉費開得嬌豔」為由，不顧田氏反對，摘花給田氏簪上。幫腔此時唱著:「花一朵，情兩般，誰是誰非誰能了?只覺春風吹池水，蕩起了甜也蕩起了酸」，正突顯兩個男人的性格及田氏的心理，明顯的王孫的心正貼合著田氏的意，動起莫名的情愫。
(二)王孫來訪與共赴廟會
這一個設計，觀察原小說情節，王孫來訪僅為隱居曹州南華山休息之原因(原文為:楚威王聞莊生之賢，遣使持黃金百鎰，文錦千端，安車駟馬，聘為上相。…遂卻之不受。挈妻歸宋，隱於曹州之南華山。)但劇作家安排王孫來南華山，並使這一個原本單純只是回歸山林修行的事件成為一個雙重誘發事件，對於莊周、田氏都具有其作用性，莊周因忌妒而試妻，田氏因王孫而動心。更因不打擾莊周修行為由，田氏允諾共赴廟會，增加與王孫接觸的機會，這使得莊周後半段在試妻時，變換為楚王孫時，對觀眾而言更具有一種可看性。
    提到衝突，戲劇定有衝突的設計。若以陳亞先的衝突理念來分，莊子試妻的衝突，表面上看似「事件引發的衝突」，然而卻是「人物自身矛盾的衝突」。如上述而言，前面不沾痕跡的事件，卻引起了莊子想試妻的衝突，使得後續有了戲的成分，正是所謂「有戲沒戲的關鍵在於能否戲劇性的運用衝突
」，因此中途試妻的情節，雙方各自的情緒反應以及發展就成為觀戲可看之處。
(三)說親過程設計二人行為的主動與被動性
    懸念的連綴:所謂「懸念」指的是從一開頭提出問題到最終解決問題，構成一個大懸念，然而完成大懸念的內裡，卻又有許多小懸念所完成。
    我們可以以「試妻」動機為例，觀察莊周促發歷程與妻子被動參與的歷程。
莊周在試妻過程，一開始由主動到被動。過程包括:莊子搧墳(質疑夫妻情感)→與妻提搧墳事(質疑妻子言詞閃爍)→妻子簪花、王孫留扇(質疑妻子移情別戀)→試妻(反覆質疑自己與妻子的情感)→剖棺(頓悟，完成試驗) 。
    而田氏的行為，則由被動走向主動，包括:田氏招待王孫(怕攪擾莊周)→田氏齊赴廟會(醜姑、僮僕促成)→田氏雖動心卻又所止→被莊周設計→應允王孫求婚→劈棺尋腦→莊周給休書田氏自覺羞辱而尋死。
    這其實也代表著劇作中節奏的調節，就是設計「衝突的張與弛」，當衝突引發之後，下來則為解決事件的調解。此點主要是要調和懸念設計，因為環環相扣、層層疊加的注意，會使觀眾感覺到疲憊，就如陳亞先所說:「緊張的衝突固然好看，但如果長時間的緊張，那就使人疲倦。」因此，節奏調解就是如何在緊張、鬆弛當中捉住一種節奏，一種吸引人繼續注意下去的節奏。
    以莊周在試妻過程為例，運用幻化楚王孫的身影，試圖勾引妻子，並了解妻子的心意，在試的過程中內心轉折歷經了試、不試的自我矛盾之中。我們見他一開始的過程，莊周(此時變裝為楚王孫)以主動出手，不斷試著迷惑田氏:
田:我乃先生之妻，怎肯隨你而往?
莊:原來她的心還是向著我的(背供)。師母，難道你便甘心寡居一生嗎?

田:我曾對天盟誓，要為先生守節，矢志不移。
莊:(欣喜若狂)唉呀呀，田氏真不愧我莊周之妻呀。哈…，只恐她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師母，難道妳就忘了趕廟會郊遊之樂了?

田:那日陪公子出遊，不過是避免吵鬧先生修道，略盡主婦之誼罷了。

莊:只怕未必。師母，若說只盡主婦之誼，那來許多情愫，學生尚還記得師母你呀，(唱)杏花插雲鬢，春色籠秀眉。忘情天地內，歡躍如雀飛。若不是山醉水醉人情醉(撞田氏)，那能夠流連忘返日暮歸?

田:你休要胡言亂語。(唱)只說是我心已如枯井水，又誰知還似大浪千堆。多少嚮往多少畏?才後退又被往前推。蒼天哪，莫叫他目光如電照心扉。

莊:你看她那個樣兒，真叫人摸不透阿!
師母，(唱)杏花紈扇兩情美，千里相逢天作媒。又何必口兒心兒苦相悖。落的個魂兒夢兒空相隨。倒不如真情直相對，學鴛鴦比翼雙飛。春日裡踏青芳叢拈花蕊，夏日裡蕩舟河池笑蓮肥。秋日裡飲酒尋覓月中桂，冬日裡圍爐漫賞雪裡梅。

你親我愛如魚水。師母呀，當品嚐至醇至厚至香至美，人生甘露酒一杯。

田:(唱)人生既有甘露美，誰不希求飲一杯。想當初我與先生成婚配，同食同飲同羅幃。盡婦道，我必恭必敬。迷仙道，他無欲無為。寡言長相對，芳心如死灰。今有王孫情如水，龜裂土怎拒雨霏霏。只覺得耳燒面熱心如醉。先生，夫呀，夫呀，快與妳妻解困危。
當劇作編寫到此，又見莊周以獨白方式來看妻的表現，甚至不斷在過程中想試練出所謂的「真相」:
莊:你看她兩眼閃光似秋波盪漾，顏面生輝似三月桃花，愁眉深鎖似捧心西子，婀娜窈窕似神女天降。(笑…)這是我的女人呀，莊周莊周，你前世基下什麼功德，今生竟娶這絕色的女子，真是艷福不淺呀，(笑…)
啊，她，她那明亮的秋波，是為王孫而蕩漾，她那嬌媚的容顏，是為王孫而泛新。在王孫這個風流浪子前，她春心萌動光艷照人。她，她，她就要跟著王孫去了。莊周呀莊周，都怪你這個會使仙術的混蛋，誰叫你變著法，在他面前唱什麼淫辭艷曲，裝什麼風流情種，她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怎又禁得起俊俏郎君的百般誘惑。都怪你(搥打自己)。不不不，你看她含淚之眼不見喜樂，悽惶之態哪有喜色?她的心裡分明還在念著我呀!是呀是呀，那楚王孫算得什麼，不過是油頭粉面虛有其表。怎比我莊先生德高望重，世人共仰。我何苦疑神疑鬼，試來試去。不試了，不試了，不試了!(看田氏)那她樣看我ㄧ眼，她，又這樣看我ㄧ眼，她到底是在留戀我的舊情，還是在貪戀王孫的新愛?莊周，你既要試妻，怎肯半途而止。若不弄個明白，又如何放心得下?ㄟ，田氏，我的妻呀，只要你情還在我的身上，從今後呀，(唱)我一日看你三百回。師母，你若不允婚，我便長跪不起了。
田: (拒絕)

莊:師母。…
田:允了… (莊周無奈)

一時之間四種複雜的心裡轉折佈局，使莊周試妻的動機心態更加明顯，一切不近情理的猜忌行為都與以合理化處理，顯出人性思緒的複雜面向。
(四)劇場的舞者群

    舞台設計也很有新意，具現代感。 
    一群精靈舞蹈適時表現出莊周內心的情緒，紫色的精靈在對妻子產生懷疑時，群魔亂舞的呈現莊周的憤怒與紛亂，但結尾時，莊周靜坐於上，精靈們再次狂舞一陣，，然後一一倒地呈現心如止水的狀態，最後，由舞台上方散落一地白綾，似乎為哀悼的氣氛鋪陳，外加空靈悲戚的鳥鳴聲，象徵莊子心如止水的意象。

   一群精靈也幫助王海玲飾演田姐時，三十分鐘的〈劈棺〉，一場出動十餘位穿著白衣的精靈們，拖拉著王海玲前進，象徵田姐內心掙扎，行行止止，無奈仍釀成悲劇的場面。
(五)兩個紙札人兒不同性格的辯證

    這兩個紙札人原為莊周靈堂前的紙札人，此時，小說中的老蒼頭已經被取代，換成綠衣書生，而另一個紙札人則變為田氏鄰居，由粉衣扮相的醜姑出場。他們被莊周幻變成人時的身段設計，運用川劇變臉等動作也吸引不少觀眾注意。然而，通過他們旁觀的腳色來看莊周試妻，有著不同的詮釋方式。
四、結論
    本齣劇情並不複雜，故事中「試妻的動機」與莊子假扮楚王孫後「試妻的心路歷程」最具可看性，這包括莊周的自剖心聲以及紙匝人所巧扮的醜姑、僮僕互動之間的對話，實實在在把一種內心的猜疑、矛盾、驚喜、憤怒，藉由話語表現出來，頗耐人尋味。尤其最後，當莊周表明心意，以休書作結想給田氏一個出路，反給田氏帶來更大的羞辱，逼著田氏選擇自盡了結，令人閱畢後不勝唏噓。表面上，這一個故事是對封建禮教、貞操觀念的反映，但從莊子原本單純的「試妻」行動，最後卻衍生成「弒妻」的悲劇，其實可見人性多樣面與複雜面。因此，本劇的總題目雖為「田姐與莊周_劈棺驚夢」，但小標題卻為「一個大男人與一個小婦人無所稽考的荒唐故事」，就是要閱讀者擺脫原來莊周試妻的故事，共同思索背後人性複雜、難以釐清的複雜面。徐棻亦在編劇後記言:「人要戰勝環境，必先戰勝自己。而戰勝自己是十分不容易的，故必須時刻記住與自己搏鬥!」因此，此劇讓原先莊周蝴蝶劇，更加深刻。
� 余秋雨認為，在劇場裡，觀眾的視覺和聽覺特別敏感。參閱余秋雨:《觀眾心理學》，第四章〈觀眾的感知〉(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13。


� 根據沈惠如研究，包括:闕名《蝴蝶夢》宋元南戲、李壽卿《鼓盆歌莊子嘆骷髏》雜劇、史九敬先《老莊周一枕蝴蝶夢》雜劇、闕名《莊周半世蝴蝶夢》雜劇、闕名《鼓盆歌》雜劇、王應麟《衍莊新調》雜劇、冶城老人《衍莊》雜劇、闕名《蝴蝶夢》傳奇、謝弘儀《蝴蝶夢》傳奇、陳一球《蝴蝶夢》傳奇、嚴鑄《蝴蝶夢》傳奇等十一種。參閱豫劇《田姐與莊周》導覽手冊之沈惠如〈再創莊周戲曲的巔峰〉一文，頁4-9。


� 奚淞《蝴蝶夢》中，以莊周與四個女子為中心構築了此劇，融入了現代社會的部分實況，全劇呈現了輕鬆與詼諧的風格；魏子雲《新編蝴蝶夢》中，幾個夢境的編排為劇中的重點情節，同時也承襲了不少有關《莊子》書中的哲學思想，劇作家的人生觀，使劇情走向大團圓的結局；吳兆芬《蝴蝶夢》中，在立意的創新、人物的重塑、情節的改造等方面讓「試妻」故事有了不同的風貌；高行健的《冥城》，劇中不少情節畫面有如現實社會的縮影，讓全劇充滿晦澀灰暗的風格。參閱張芬蘭:《當代「莊子試妻」故事之研究——以奚淞、魏子雲、吳兆芬、高行健的劇本為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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